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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社會普遍認為「風水」是胡扯瞎說的語言藝
術代表，王子林老師開場時非常幽默，以「到底帝
王信不信風水，我們是不是在胡說八道？」誘發觀
眾的深思。在古代，風水確實是門務實的學問，幾
乎滲透社會生活各層面，不知道宗師是誰，但弟子
卻遍佈天下，他們學問淵博，通「三老五更」。過
去從都城到省會，到州、縣衙門，到城鎮、山村都
是按風水法則而修建的，但隨 社會的變革，現在
這學問幾乎成為絕學。王老師一系列有關「紫禁城
的建築之道」的文化講座除了解析紫禁城建築的架
構外，還從傳統文化以及風水的角度去闡明當中隱
含的奧秘。
王老師生於一九六五年，一九八九年畢業於北京

大學考古系，同年入故宮博物院工作，現為研究館
員。以故宮現存的原狀宮殿文物為研究對象，結合
文獻、檔案、考古發掘資料等，對帝王宮室的佈
局、設計、室內外陳設等作較系統的研究，在原狀
宮殿與傳統文化相結合方面有創新性的見解。對於
原狀宮殿的研究主要集中對紫禁城的佈局、設計以
及對宮殿內部陳設的文物的思想研究。

紫禁城的龍脈所在
古人認為建都城前要先為國都找一座依靠的山

脈，國都背後有雄峰作屏障才能有堅固而為萬世不
撥之基。在中國傳統文化中，「龍脈」就是山脈的
神化。「龍脈」雖不為皇帝所專有，但也不是所有
山脈都可稱為龍脈，龍脈是指地表在外形上連綿起
伏，好似地中有生氣貫通、有始有終、有根有源，
有支有派的山脈。「龍」指的是山之外形，而「脈」
則指隱藏於山裡的生氣。紫禁城的龍脈即北京城的
龍脈，因紫禁城是北京城的中心，是龍脈歸宿之
地，即龍穴，所以只要認清北京城的龍脈，如同認
清紫禁城龍脈的所在。
龍脈不是隨處可尋，要望勢、察跡、辨形、觀

色，而當中最重要的是望勢。簡單而言龍脈要悠
遠，才有深度，才有根本，才顯氣勢，所以定龍脈
要認脈歸宗。「根」、「宗」、「源」說的是龍脈所
發源的地方，龍脈源頭愈遠，則愈有氣勢，因山是
氣，山大則氣大。崑崙山便是天下的祖山，所有的
山脈皆發脈於此。它的枝幹分明，秉五氣，合五
形，天氣從這裡下降，地氣從這裡上升，陰陽相
配，四時分序，日月合明，相生相剋，崑崙山可謂
是濃縮了宇宙一切生發之道。崑崙山是天下祖山一
說從未改變過，均認為它氣勢雄偉，是宇宙間最高
大的山，其五支山脈，其中三支向東南進入中國，
分為北乾、中乾和南乾。而這三大乾就是中國歷代
視為龍脈走向的山脈。明代徐霞客跑遍大江南北，
四十年搜尋南乾龍，目的就是為了證實金陵（今南

京）與崑崙山一脈相
通。
據《天下輿圖總考》

所記，北乾龍起自崑
崙山，終於天壽山，
故天壽山為龍脈萬里
而來的聚結之處。北
京城位於北乾龍之
上，天壽山是北乾龍
的正結，即北京城的
龍 脈 鎮 山 （ 玄 武
山）。天壽山前為廣
闊的平原，龍脈至此
便潛入地中，是為
藏，為樂建紫禁城
時，於宮城北累築萬
歲山（今景山），以
之為龍脈的龍穴脊山，把潛入地中的龍脈引出，成
為紫禁城的龍脈鎮山。

紫禁城氣上通天
前曾提及「氣」，到底甚麼是「氣」？中國古人

認為「氣」是宇宙之本，萬事萬物皆由氣而生成。
天地若要溝通，必須靠「氣」來完成，因天在上，
地在下，二者本不相干，但有一種人看不見的東西
存在 ，即「氣」，把天地連為一體的。風水以氣
為宗旨，定龍脈，實質是尋找通天之氣。
中國人講究一脈相承，崑崙山氣上通天，秉天之

元氣。紫禁城的龍脈起自崑崙山，則同樣秉天之元
氣。元氣是宇宙生命之源，那麼北京城（即紫禁城）
就會充滿生氣，成為萬代堅固的基業。明清時代的
諸多典籍都重複提及北京城的山脈走向與崑崙山相
連，箇中隱涵的便是中國主要的宇宙哲學思想：
「氣是萬物之源，亦是萬物之本」。

「氣」正是解讀紫禁城風水思想的核心所在。

紫禁城的龍穴所在
確定了國都有充沛的元氣，且能氣上通天後，就

要把元氣納入天地陰陽交會中心點，即風水學中的
「穴」。據漢代青烏子《青烏先生葬經》，「穴」有
兩層意思，一是內氣萌生之處，即生氣，有生氣，
穴才會溫暖，那才能生萬物，這亦是穴之本；二是
外氣成形，即言山川的走向和起伏，為氣所凝結，
山川是穴的「外氣」，只有內外相乘，風水才能自
成。龍脈千里而來，在它停的地方，如果前有案山
朝揖，左右有峰巒回護，共有河水從龍脈而來的方
向流出，那麼龍穴就位於中間。此外，為了藏生
氣，穴周邊的建築必然要鎖住穴位，一層一層的圍

住，使其再無蕩散的道理，這才能實現「發而生乎
萬物」的目的。
那麼，紫禁城的穴位在哪？此穴要具備五個條

件：山水環抱、城廓環抱、天地交通、陰陽交會以
及深藏不露。當中必須符合「天地交通」及「陰陽
交會」這兩大條件。經嚴查細察後，王老師悟出位
於乾清宮及坤寧宮中間的交泰殿正是紫禁城的穴
位。乾清宮象徵天，坤寧宮則象徵地，因乾為天，
天為陽，坤為地，地為陰，天地之道即陰陽之道。
而且，乾清宮和坤寧宮合起來便是「泰」卦。故交
泰殿意指天地交泰，以實現「天地交而為泰」的理
想。
交泰殿的實際功能亦是其中一大關鍵原因。前曾

提到穴為陰陽交媾之地，可指天地，亦可指男女。
據《大政記》及《昭代典則》所記：「建文元年十
二月，建文帝於南京乾清、坤寧二宮之間增建省躬
殿，方孝孺《省躬殿銘》稱：「皇上嗣大寶位，清
心恭已，喜怒不形⋯⋯複於乾清、坤寧二宮間為退
朝燕處之殿。」明確表明乾清、坤寧二宮之間的省
躬殿（即後來的北京紫禁城的交泰殿）是皇帝燕寢
的地方，可見交泰殿是皇帝和皇后過夫妻生活的地
方，其意不喻而明。

結語
中國傳統文化最講究融結，風水亦然。紫禁城前

有金水河，後有萬歲山，元氣停駐於二者之中。這
種靠山臨水的環境設計，形成了風水上所謂的「陰
陽交濟，山水沖和」的境地，三者完美實現這理
想。紫禁城的建築思想豐富多元，一山一水一林一
堂都蘊含玄機，充分表達中國人對「融結」的推
崇。 （本文及圖片由城大中國文化中心提供）

■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　孫詠珊／整理

紫禁城的風水之道──龍脈與龍穴

第二次。這是第二次朋友跟我說要搬家。
第一次聽朋友說要搬家，是小學六年級的事—其實，

我並沒有聽到他對我說。只是那天，我們本來是約好了
的，要去打球，可是我走到他住的那條巷子的盡處，站在
他家門前，應門的卻是他婆婆—說他已經不住這裡了。
然後我才發覺，這是半點也不由人。輾轉探聽才知道他搬
到北角，進了一家寄宿學校唸書。我們沒有道別，他沒有
說，就這樣銷聲匿跡。那幾年網絡還不發達，斷了就無從
稽考，以後得拜謝網絡，能夠找到對方，遺憾我們卻是陌
路人了。雖然小時候的友誼不算永誌難忘，但是孩子氣
盛，經過好長一段時間自以為了解他，卻被無聲息的拋
下，惱起來只好從此不打球以洩恨。孩子搬家其實不需要
勇氣，即使不願意，家還是要搬的。孩子無法左右大人的
決定，也沒能力搬出甚麼道理來說服；這是我到今天還是
不願意諒解成人的原因。到北角不過兩小時的路程，要是
願意，見面不算是艱難事，可是也不容易，生活往往讓精
神變得軟弱，總是提不起勁。反正那時我也沒有找到他。
我們隔住的竟是生活，是要徹頭徹尾的退出對方的生活，
我於他或是他於我來說從此不再重要，毫不重要；他是能
夠輕易找到我，卻並沒有，所以我能夠確定，大概只是我
一廂情願。雖然今天說來，過去的一切已是無關重要，卻
還是不無鬱結。
那時候許多片段是無比深刻，我一直謹記，可是總得裝

出一副滿不在乎的表情。我未曾經歷搬家，不理解搬家需
要面對怎樣的情緒轉折，我不過是因為朋友搬家而感到無
比失落。對我來說，搬家大概不是個地理的問題，那不能
夠在地圖上計算距離，量度以後分隔的闊度；也不是個概
念問題，認為搬家不過是從甲地搬到乙地，忽略當中情感
與認知的滯後；它是個實存的問題，是個有關認同的問
題。我們曾經緊密地綁住在同一個區塊，見證相同生活細

節，逐寸量度成長，算了，描述也是多餘的，只要經歷過
必然能夠理解；我們認同自己的歸屬處，因為我們曾經在
此生活植根，搬家不過是摧毀過去建立的一切，包括曾經
在對方身上得到的認同，認同對方存在的重要性；認同一
旦失去，我們便不復存在。它是實存的問題：要跟過去的
生活環境模式習慣一刀兩斷，我知道該要學會接受分離，
可是無論面對多少遍，還是覺得驚心動魄，因為你明白那
不是死別，卻是更磨折的生離。
讓人鬱悶是因為我們本來不必經歷這一切；有多少不必

經歷的事，竟以無法避免的形式出現；因為那是家人的決
定—沒有討論商量的餘地，他和他一樣，就這樣給擘成
斷片。第二次朋友說要搬家，是前陣子的事。他在網絡上
說，我以為是開玩笑；電話中他的語氣沮喪又無奈，我不
知道如何是好。今天下午在上學路上遇到他，他本來沒有
看到我，跟尼龍袋一起擱在路邊，風吹得我前額發痛，我
執意走過去，然後跟他說了些甚麼，我都忘了，只是風吹
樹擺、運貨車的催號、他的表情；我接不下話，趕忙道
別。我討厭的從不是生命的無奈，也不是我個人無能為力
無法為他分擔，而是那些讓所有人落入困局的決定；決定
搬家的人大概也承受絞痛；可是生活總是迫人，搬了家就
能活得比較輕鬆，是吧。
成長並沒有讓我變得淡然。面對搬家，使我更覺惶惑的

其實是「習慣」。我怕你終於得習慣新生活，我們也終究習
慣你的缺席，而後我們習慣沒有對方的生活，比從未認
識更坎坷的漸行漸遠。我明白的知道，只要離開了這
裡，我們就再沒有任何維繫的基礎。沒有甚麼比擁有曾
經、認清孤獨更讓人膽戰心驚。哪怕一天我也必須要搬離
這個臨海的小鎮。可是，說是搬家，到底需要經過多久，
才能夠將那個新置的居住處認作是家呢，是不是有誰能告
訴我？

■文：伍淑賢

在唱片舖一奏起《那些年》，我見到現場男女老幼竟然都在口
唸唸——沒有聲，只有唸，一來可能大家都不太清楚歌詞為何，
二來，要保有《那些年》的那種俱形不俱聲的表達嘛。萬千文
章討論何解香港就是沒有《那些年》，彷彿只有對岸可以生產大
量文藝青年作國貨輸出。當然也有人質疑上課時打手槍的真偽
(竟然真的有人以為是真的？)，也訴說《那些年》的所謂純情只
是假冒——一個上課以至下課都在耗費廁紙打手槍的小麻甩何純
情之有？
這也所以此純情冠冕，香港沒有，台灣有。
香港需要的純情是純情得很潔癖，找青春偶像來扮演沒有遐

想沒有壞念頭的木頭，才是王道。要不，就為了迎合當今所說
「後生仔思想」，戀愛就只有你瞞我瞞勾心鬥角，說開放的性又
不夠開放（最終還是會以歡場得到真愛的八十年代式收場），說
肉體又真的只有比堅尼的肉體橫陳，可怕在於一切公式，連點
點共鳴都無法產生。有人說台灣的電影帶來距離，很難投入，
於是又盡在戲中找出眼中的不合理的碴，以說服自己的抽離。
除了前提的課堂打手槍，還有為何明明喜歡對方卻又想說不
說、還要不想知道答案云云。鹹濕仔是不是就要急色到連心儀
的女孩都要鹹濕，才叫合乎角色性格？當柯騰為安慰而把手掃
到沈佳宜背部的胸圍扣上方而止，就是偽善？欲言又止就是搵
戲做？到底我們需要的是那刻感動，還是一切都要合（我）情
合（我）理才叫好？當然百樣米養百樣人，看電影也沒有絕對
標準，只是這樣我們就不能怪責、埋怨何解香港沒有《那些年》
——因為大家都不相信！只會否定鬼神以及外星人的國度，又
怎會有出色的鬼片及科幻片？當前提覺得不真實、不合心水，
甚麼踩路軌點天燈地震問候都是看不順眼的廢話吧。
回顧那麼多年，實在也無法說服自己香港本土是會有《那些

年》，我們急於將一切標籤，沈佳宜只等同觀音，柯騰跟其他嘍
囉就是觀音兵，我們不會將之視為含蓄與長情，只會視為耍弄
與戇居。戲中男女主角都很到肉地述說自己的動機：一個想別
人愛久一點，一個想愛別人久一點。而在功利（包括我自己的
現場觀影）視點下，一個是自私，一個是自戀。只要經過港式
過濾，一切都只得動機，沒有過程，沒有成果。
在香港尋純情似乎是緣木求魚，因為大家都太怕受傷，接受

的怕受傷，付出的怕受傷，那大家都是不要太認真吧，於是經
年累月我們習慣了，只能嬉笑人間，不能掏心掏肺的把真誠掏
出來。九把刀將真實事件搬上銀幕，說是用電影打造時光機回
到過去，也不想想已作人婦的女方會否難過，我們可以說是熱
血，也可以說是專一，也可以說是自私，也可以說是復仇心
重，但在香港誰可以這樣真誠？我們看看《奪命金》，杜琪峰把
他的看家本領重演一次，又一次，又一次，講股票講買樓本來
是「股樓雙絕」的港人要看得觸目驚心，最終，卻悶出憤怒鳥
來。那些看來荒謬的巧合以及重複演練的對白，我們看一次精
神，兩次叫絕，三次就覺得賞心悅目但悶，而且，為何就不可
以真心地把故事說一遍，而要故弄玄虛呢？我們不是說粗淺白
描就奏效，而是，這樣扭曲地旁敲側擊，真的可以觸動觀眾
嗎？巨匠耽於技藝最終只會換來粉絲撤離。
香港人，講一次坦白真心話吧。

■陳科科

那些年

老闆口中的卡士，即是Klaus，今次乾脆連香
港也不來了，直接從法蘭克福飛，先到北京，
再下廣州。我和老闆則坐火車去廣州跟他會
合。媽媽緊張非常，不單親自送到火車站，叫
我諸事小心，還給了我廣州一個地址，說有時
間就去看看大舅父。
卡士真有點辦法，在交易會最擠的時節，竟

在東方賓館給我們留下兩個相鄰的房間。老闆
在火車上，說他只有一個五姨和姑丈在廣州，
不知怎的到 之後，竟引出了一大群親戚來。
我們雖說是去交易會，其實並沒有真正參與活
動。除了頭兩天在會場轉了幾圈，去了一個官
方的酒會，站了一會，我和老闆都是在賓館裡
多，反而Klaus就很忙，終日不見影。一個人我
又不敢出去逛。我有點失望。
到廣州第二天，我正無聊，老闆一整天都在

房間，給那些親戚包圍住。他們人實在很多，
也不關門，一天到晚就在那裡聊，總之有無窮
的話題。到了第三天，黃昏時我乾脆在房間睡
覺，突然給鄰房吵醒，有幾個男人高聲說話，
又有小孩尖叫。我打內線電話給老闆，問他是
不是出事了。他說沒事沒事，只是剛有一房親
戚老遠從湖南過來看他，還帶了小孩來。小孩
扭肚餓，要吃點心，正大哭大叫。我說明白
了，問老闆要不要招呼親戚到樓下餐廳吃飯，
我可以幫忙看住孩子。他說不用了，在房間聊
聊就好。我說其實約了卡士，一起去也可以，
老闆來不及說話便掛斷了，小孩在那邊又哭起
來。
我起來穿好衣服，等Klaus。等了好久，都沒

影。後來才知道他給我房間留了便條，但櫃
的服務員忘了，便耽誤了。而他又沒有再找
我，像沒約過一樣。我有點氣，但也要吃飯，
再不吃餐廳便關門了。索性到樓下去，在中菜
館堂堂正正坐下來，點了木鬚肉、蛋花湯、米
飯，一個人大嚼起來。這些菜我是第一次吃，
味道甜甜的，怪怪的。
回房的時候，經過老闆的房間，房門半掩，

裡面已沒有先前那般人頭湧湧，但還是有五六
個中年男女，煙霧迷漫，一陣烈酒味，幾個男
人抽煙抽得很兇。老闆和一個看上去五十多歲
像個長輩的女人，坐在床沿說話，邊說邊哭，
是老闆在哭，女人在說。我從沒見過老闆這樣
子。他還把賓館浴室的白毛巾搭在手臂上，方
便擦眼淚。
我怕他見到我，快閃身回房。土煙土酒的辛

辣味，穿牆而來。

我不想再打電話打擾他。在浴室刷牙的時
候，那邊的聲音更大了，男男女女都一起哭。
翌日黃昏我們就要走了。早上十點多，Klaus終
於來房間叩門，說昨天晚上等不 我，便跟朋
友先走了。我還氣 ，不過也不盡是他的錯。
他今天有空，說有人發了帖請吃中飯，問我要
不要去。
去，當然去，我說。
賓館大堂前面原來有車來接。我問要不要請

老闆一起去，Klaus說他問過了，老闆說昨兒親
戚聊通宵，現在還未走，他不來了。我們二人
上了一輛黑亮的轎車。車穿街過里，去到一個
小區裡一排清靜的平房。車停下，我本能想開
門下車，Klaus輕輕按住我手，用英語說，先別
動，坐 等司機給你開門，這樣他們才尊重
你。我便不動，司機果然上來給我開門。
我們隨司機進了一幢石砌平房。這就是四合

院嗎？我不知道，不是說北京才有四合院嗎？
正想 ，有兩個穿中山裝的男人出來迎接。他
們先看看我，再看看Klaus，馬上朝Klaus那邊走
去，跟他熱情握手。Klaus用簡單的中文向他們
問好。
男人帶我們進去。平房後面原來是園子，種

了竹，菊花，有小魚池，楊柳。一轉彎，有個
小亭，裡面已開了一桌酒席，圓圓坐了七八個
人。見到我們便站起來，每人介紹問好。
我英語和普通話都不大敢說，心想幸好今天

穿得還算體面，裙子是新的，不會失禮人。這
時男人堆裡冒出一個年輕女子，約莫廿多
歲，開始為Klaus翻譯。我聽起來，認得是
德漢兩邊對譯，真能幹，我想。
Klaus介紹我的時候，我聽到女子翻譯用

普通話說，這是漢納先生的夫人。
我差點沒笑出來。不過不知道為甚麼

Klaus無端變了漢納先生。他的真姓我最清
楚，因為給他發過很多信。
午宴開始。主人家很熱情，不停給我們

添菜，紅燒肉，炒蝦仁，鴿子湯。我完全
聽不懂他們在談些甚麼，便細心欣賞四周
的景物，鳥聲，風聲，竹樹婆娑。原來世
上真有這種清淨的好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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